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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面人生剖是非——为王向阳《戏剧的钟摆》序 
沈祖安 

作者赐稿 

- 

      
    王向阳先生是我近年新结交的年轻朋友。最初是老友胡小孩先生向我

推荐的。他说：“这是一位《市场导报》的资深记者，虽专业并非文艺，却有

相当的文化素养，因为是浦江人，对婺剧情有独钟，写了不少与这方面攸关的

文章和作品，希望尽可能给他一点关注。”初次相见，第一个印象：文人的气

质较重，也很健谈，可惜会场里人声嘈杂，未能深谈。 

    后来他打来电话约谈，就顺便简略地询问他几句，无非想了解像他这

样年龄的商业领域的传媒人，何以对古老的传统戏曲如此关注，这中间有什么

夤缘和因果？谁知他直接提出了一个很简单但是很实际的问题：如今文化团体

在市场经济的制约下，像婺剧这样一个乱弹剧种，在江南众多乱弹声腔都面对

困难、举步维艰中，何以在浙江中西部地区依然还能风生水起？从现实的需要

看，文化部门和艺术界应该如何支持？并且目前剧种和剧团最需要得到的支持

是什么？如果不能及时沟通，切实地进行交流，双方的期待和义务，两头都会

落空。话语不多，但是干脆而扼要。我顿时心里有点震动，就想当面听他陈述

灼见。但因彼时正应邀去上海参加纪念周信芳 115 周年诞辰活动，无法约会时

间。 

    谁知他并不急于要来和我探讨，而是告知我说，写了一些有关婺剧的

文字资料，尤其是谈了以前金华有关艺术团体编纂出版的一部《中国婺剧

史》，他为此写了一篇考证和勘误的长文，希望我能看一看。这倒引起了一段

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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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得多年前，为祝贺浙江婺剧团建团 50 周年，我在金华曾得到此书，

虽也感觉到此书确有错漏，体例也不够完备，但觉得出一部书不易，尤因当前

电脑拼版和校对印刷中讹误十分普遍，几乎已成公害，何况金华方面并未征求

过意见，就未能及时重视，经他提出后，认真对照，顿时就有点不安。自问作

为一名戏曲史研究者，我的确疏忽了，原以为乱弹腔不是我份内的研究对象，

发现有问题，却没有认真对待它，这是攸关职业道德和立身治学的宗旨问题。

但是我也想不出敷衍塞责的话来回答他，只是心头隐隐有点刺痛而已。 

    不料没过几天，他送来一大包有关婺剧的文学本和舞台艺术的研究文

字，其中有一篇《对<中国婺剧史>的勘误和补正》的长文，立刻引起我的兴

趣，放下手头的任务，开始阅读。我稍稍翻阅了几页，就被吸引，再看，便觉

得“汗颜”了。我与浙江婺剧界三代都有不少交谊，如今徐汝英、郑兰香等还

健在，浙婺的王小平、陈美兰和戏校的张建敏、周子清也和我时有往还。这件

事他们虽没有及时抓我的差，但是作为他们的老朋友和老观众，我却没有把他

们和他们的事故放在心上，比起王向阳这位年轻人这片真诚，倒是我有点“事

不关己”，对他们真有点不够意思了。 

    我就先后向浙江文化艺术研究院的院长黄大同（他也是浙江婺剧促进

会的副会长兼秘书长）以及省戏剧家协会秘书长谢丽泓打了电话。大同和丽泓

都是有心人，自然很重视，并且从不同角度对王向阳表示了切实的支持。 

至此，我方知道向阳老弟并非仅仅是一位仗义执言的热心人，而是对于婺剧早

是一位集腋成裘、积健为雄的有心人。 

    在朋友们的促成下，浙江大学出版社同意将他重新整理加工的文章编辑出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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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作为被感动和推动的本书较早的一个读者，与其说是被他的勇气所驱动，

不如说是被他的志气所激动。于是，我也从被动到主动，在我的耄耋之年，再

管一件闲事，掮一次木梢，为他所有关于婺剧的论著当一次校勘的义工。义工

虽老，却不服老，因为年轻人的朝气形成的锐气，使我赶走了暮气。 

    向阳近时又陆续丰富了此书的内容，增加了几篇新作，把他对婺剧——金华

乱弹艺术以致对民族戏曲艺术从小就具有的情结，用散文风格叙述出来。它既

是个人的感情抒发，也是生活历程中的一段尘封多年的回忆，重新拂去积聚的

灰尘，让它在新时代的阳光下闪烁出应有的光彩来。尤其他行文中涉及到的

“戏剧的钟摆”和“戏剧的话语权”，不仅是他的才华和见解的闪光点，也是

读者和朋友与他合作的聚焦点。 

    向阳喜爱乱弹——对他来说，更恰切的称谓是浦江乱弹，是他对中华文化尤

其是地方传统艺术在生活实践中的一个热点。严格地说，他并非具有深厚学养

的戏曲研究家，但是，他由此反映出自己生活历程中贯穿着的心路旅程，要比

一般专司其职和专工其事的专业人员所表达的感情更生动，心情更活泼。 

    说实话，向阳老弟做了这件事，虽得到了人们的称道。如果从世俗的观念

看，这是件吃力不讨好的事。但是作为一种爱好，尤其是文化人应有的文化生

活的兴致所在，他做得好。我即兴写了一首七绝： 

      直面人生须胆识，敢抒心曲无包装。 

      从来治学如求学，不囿权宜自坦荡。 

    这是我为王向阳能掬一己之诚以篇成集的勇敢行动引起的感想，也是对当今

社会上敢作敢为的中青年朋友的一点钦佩之情。当然，也有感于新世纪的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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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大好形势下——即由上而下和由下而上地以科学发展观为前提，坚持保护

人才和不拘一格擢人才的氛围中，为年轻一代的崛起和跃起而欢欣不已。 

    于此，也自然地引起我的一点感慨。由于中国几千年的封建意识形成的陈规

陋习，影响了中国文化人习惯成自然的积弊——在学术研究和志书编纂中的以

讹传讹与欺行霸市，以邻为壑和以人划界的山头与堂口，一叶障目，宗派林立

而流风难通。所谓“三人讹虎易，众口铄金难”，这个年深月久的小毛病，已

成为中华民族文化承前启后中一块蛮大的“绊脚石”。但是，“绊脚石”不能

依赖推土机和炸药包。它需要我们大家用自己一片挚诚的心，相互多交流、多

沟通，来化解和疏通。就像王向阳那样的勇气。 

    最后还是用悬于杭州金沙港西湖新梨园中小舞台两旁的一副楹联为本文作

结： 

      莫道人生如戏，襟怀可纳江湖海； 

      须知戏如人生，意趣能融天地人！ 

                     ——2010 年庚寅长夏于诸暨草塔西园 

 




